
闲来翻史书，在《菽园杂志》中读到了这样一
则故事：俞汉远是浙江上虞人，工于诗画，经人保
举来到京城做事。吏部郭尚书很喜欢绘画，知道
俞汉远能画画，便派人去召见他、请他到府上作
画，可是，俞汉远却不肯去。来召见他的人说：

“有的县令想见尚书大人一面，托关系、找门路都
见不到。现在，尚书大人派人来请你，你怎么还
不去呢？”俞汉远说：“我是被人推荐来的，如果今
天去给尚书大人画画，假如有一天我当了官，人
们就会说我是靠画画得到的这个官。所以，我不
能去。”

关于俞汉远的资料，史籍上记载极少，只知
其结局是：贫病交加死在了旅馆中，死后没留下
任何积蓄，还是几名同乡凑钱才把他安葬了。如
此看来，他一直没能发达、没能当上官。是没有
能力吗？应该不是，既能诗善画，在官场谋个闲
职不是什么难事。是没有机会吗？看来也不是，
比如，那次郭尚书主动请他到府上去，就是一个
天赐良机，趁着这个机会，讨得尚书大人的欢心，
趁机进行巴结奉承，靠上尚书大人这棵大树，让
尚书大人推荐一下，很快就能飞黄腾达。但俞汉
远却拒绝了送上门来的机会，以至于贫病而死、
结局凄凉。许多人也许会嘲笑俞汉远不通事故，
然而，俞汉远这么做，其实是内心的一种坚守。

无独有偶，在读胡文辉先生的《现代学林点
将录》时，又读到了两个相似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著名文字、文献学家周祖
谟先生的。1932年，周祖谟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
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
子，题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出的，所出的上联是“孙
行者”，要求学生对出下联。周祖谟对以“胡适
之”，颇为陈寅恪所欣赏。后来，周祖谟同时被清
华、北大录取，最终因学费原因，选择了北大。胡
适先生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听说了这件事

（对对子）后，对周祖谟很感兴趣，便多次捎话约
请周祖谟一见，而周祖谟始终回避。后来，周祖
谟向旁人解释不见胡适的原因：胡先生道德文章
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如此
晋谒，有攀附之嫌。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
的。谭其骧先生与顾颉刚先生交往十分密切，顾
颉刚先生十分欣赏谭其骧先生，便多次向胡适先
生说起谭其骧、表彰他的才学。那时的胡适，是中
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许多人都希望能与他结交、
以便得到提携，可是，谭其骧却始终没有拜见过胡
适……晚年的时候，谭的弟子曾向谭询问个中原
因，谭其骧说：“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事要
见他。”谭其骧与俞大纲关系很好，是好朋友，俞大
纲是陈寅恪的表弟，陈寅恪曾向俞大纲问起过谭
其骧，但谭其骧也一直没有去拜见陈寅恪。

在与人相处中，许多人都喜欢攀高枝、喜欢
结交显贵名流，但俞汉远、周祖谟及谭其骧却对
名流显贵人不依不傍，坚守着内心的独立，表现
出了难得的自尊意识及独立精神，成为我们仰望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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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肾移植时，并不拿出
原来的肾，只在腹中再装一个新
的肾。现在她一肚子四个肾，已
是 极 限 ，基 本 不 可 能 再 次 移 植
了 。 我 很 慎 重 地 跟 他 说 ：“ 那 你
可 要 把 她 照 顾 好 。”他 连 连 点 头
称是。

这样过了好些年，中间她因
为感染、血压高、心衰住过院，万
幸都好好地出了院。我常常在路
上碰到她家男人，东跑西颠、忙这
忙那，问起她，说：“还好，在家里
养着呢，怕风吹草动惊了肾。”

医院搬家了，好久没看到他
们俩来开药。我上班的路线也换
了，也没机会在路上遇见，有时同
事间聊起，都说：怕是去了吧。

不料一次我坐门诊，突然碰
到 这 家 男 人 ，还 是 笑 笑 的 模 样 。
我 问 他 怎 么 来 了 ，一 时 不 敢 问
她，他倒主动说起来。因为她不
能随便吃药，近年来他潜心研究
治疗感冒咳嗽的草药方子，居然
效 果 不 错 ，她 近 来 倒 比 先 前 还
好 。 这 次 来 是 去 中 医 科 配 药 方
的 ，经 过 我 门 口 看 到 我 ，特 地 进
来打个招呼。

我舒了口气，还好就好。到

老了，另一半在就是好的，哪怕需
要全心照顾，也算有个捞摸。从
最开始到现在，一晃也二十年了，
算算他们两人应该都有七十多岁
了，希望还能携手走几年。

他热情地抄了许多份药方
给我，我也兴致勃勃地收下，准备
碰到难治的干咳、咽炎时，推荐给
病人。不过最终没敢试。

大年三十的病人
大年三十值夜班。但凡能

动的病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
下几个实在走不得的病人在医院
过年。

护士长送来一大盘热腾腾
的饺子，医生护士挨个给病人床
头送了些，病人家属又回送了些
水果点心，聚在一起吃了个年夜
饭，倒也热热闹闹的。看了会儿
春节联欢晚会，大家便各自睡了。

我躺在床上，心想：今晚总
算可以安安心心地睡个觉了，难
得这里的夜晚静悄悄。迷迷糊糊
地 刚 要 睡 着 ，护 士 敲 门 ，来 病 人
了。

我出门一看，是个大爷，提
着 脸 盆 水 瓶 ，显 然 是 有 备 而 来 。
大年夜的，不是病痛难忍，谁没事

来住院啊？可看这大爷气定神闲
的样子，不像病人啊。环顾四周，
没有别人了。我拿起住院证，念
名字，大爷应：“是我。”护士已经
铺好床，把大爷让到了床上。我
认真看看住院证上的诊断：腹痛
待查。内心嘀咕：这收到心内科
干吗，不应该去普外科吗？至少
也 去 消 化 内 科 啊 。 搭 眼 看 看 大
爷，也不像肚子痛的样子，难道是
大过年的，跟家里人闹别扭，一个
人跑到医院躲躲？

拿了病历，问大爷：“您哪里
不舒服？”突然鞭炮声震耳欲聋，
把我吓了一跳。新年已经来了，
守岁的人们纷纷炸响了鞭炮，大
爷在鞭炮声中，扯着喉咙说：“我
肚子痛。”我比画着手势，问是哪
里 痛 。 大 爷 摆 摆 手 ：“ 我 总 是 这
样，肚子痛，拉泡屎就好了，现在
已经不痛了。”我奇怪，大着嗓子
问：“不疼了还来医院干吗？”大爷
大喊道——实在太吵，不这样谁
也听不见——“我头昏。”头昏跟
内科倒还算是沾点儿边。

鞭炮足足响了十来分钟，才
终 于 安 静 下 来 ，我 细 致 地 问 道 ：

“您头昏好久了？”大爷一副别提

了的样子，把手一挥，“唉，好几年
了 ，反 反 复 复 的 ，都 说 是 供 血 不
足，没啥。”我不依不饶：“那这次
头昏了几天呢？”大爷一瞪眼：“我
这次没有发头昏啊。”我叹口气：

“那您这次为什么来住院呢？”“我
肚子痛啊。”问不下去了。

我看大爷不像精神不正常，
就又问了一句：“那您家人怎么没

有陪着一起来啊？”“孩子们都没
回家过年，就我老伴在家，睡了，
我心想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自己来就够了。”我……无语，心
想，这好歹是大年夜啊，脑海中想
起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喷血
场景，只想撞墙。

来都来了，就住呗，也没做
啥 特 别 处 理 ，大 爷 睡 了 ，鼾 声 如
雷。

天刚麻麻亮，我被吵醒了，
就听见大爷打电话的声音，倒是
声如洪钟：“哎，我在医院里，没得
么事，就是头昏。你莫着急，吃了
饭把东西带来，打了针我们再去
走亲家。”

我忍不住笑了，这大年夜的
病人。

麻烦
早上刚进办公室，夜班医生

就很兴奋地告诉我：“昨天晚上收
了个‘麻烦’。”我把他脑袋一拍：

“你忙糊涂了吧，收了个麻烦的病
人还高兴？”他被逗乐了：“不是，
是马方综合征，蜘蛛人。”身为医
生，其实能接触到罕见病的机会
也不多，这是多么好的临床实习
机会呀，我也激动起来，一把抓住

他：“走，哪一床？带我去看看。”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

病人时，还是略吓了一下：明明是
20 岁的小伙子，面相却很显老，一
副忧愁的模样。眼球突出，高度
近视，手指真的跟蜘蛛的长脚一
样，细长 细 长 的 ，静 静 地 放 在 腿
上 。 他 又 高 又 瘦 ， 坐 着 都 比 我
站 着 高 ， 感 觉 到 处 的 骨 头 都 刺
出 来 似 的 。 旁 边 站 着 的 一 对 中
年 夫 妇 ， 一 看 就 是 他 的 爸 妈 ，
尤 其 是 他 爸 爸 ， 那 细 长 细 长 的
体 形 ， 儿 子 简 直 跟 他 一 个 模 子
里 刻 出 来 似 的 。 我 心 里 咯 噔 一
下 ： 这 位 爸 爸 应 该 是 不 知 道 自
己 有 病 吧 ， 否 则 ， 他 怎 么 会 愿
意 生 一 个 有 病 的 孩 子 出 来 呢 ，
这不是害了孩子吗？

没等我开口，主任带着大
批 医 生 查 房 来 了 ， 毕 竟 是 罕 见
病 ， 大 家 都 想 学 习 一 下 。 问 病
史，原来小伙子是学生，学校看
他身材高，要他进篮球队，训练
时心慌发作。家长把他送到医院
后，门诊检查发现期前收缩，心
脏有杂音，请心内科主任会诊，
主任一看父子俩的体形，就一锤
定音：马方。

做了心脏彩超，有升主动
脉扩张。果然是。

那是 2002 年。一年前男排
运动员朱刚因马方综合征猝死的
消息，翻出了大众的记忆：20 世
纪 80 年代美国女排的海曼，中
国男篮的韩朋山，都是死于马方
综合征。主任让大家看这一对父
子的相像之处，看他异常的眼睛
与掌指，听心脏杂音，大家都听
得专心致志。

主任说：马方综合征是显
性遗传病，大多能活到中年，可
以吃点药保护心脏，但尚没有特
殊治疗手段，患者常常死于主动
脉瘤破裂和心力衰竭。

呀，这位父亲现已中年了，
让他听到耳朵里，多难受呀。

但我抬头看那位父亲，他
像完全没听到一样，一双眼睛就
看 着 大 家 在 他 儿 子 身 上 摸 来 探
去。小伙子听着，一声不吭，完
全配合大家的检查。

—— 主 任 是 不 是 不 该 当 着
患者面讲得这么明白？后来我才
知 道 ： 这 是 必 须 说 的
话 ， 早 说 晚 说 都 得 说 。
还不如早说。 11

连连 载载

抱膝看屏山，这话不是我说的，是
张恨水说的，他在《金粉世家》中填过
词，“纸窗竹户屋三间，垂帘无个事，抱
膝看屏山。”

抱膝，抱的是悠闲，远处一溜如屏
青山，山间画屏寂静深邃，有鸟划过，
一前一后，活泼泼飞远，天幕上有风，
微微颤动。

一个人正襟危坐，他的姿势并不
舒坦。随意席地而坐，可能是靠着一
架门框，或者坐在一块石头上，远处有
黛山、花树，山间里有烟岚，没有风，淡
淡的，断断续续，呈细条绳状，袅袅斜
升，不去细想，就知道炊烟之下，会有
一个人在生火做饭。

从一缕炊烟，可以猜测一个人，这
是抱膝闲看的有趣之处。别人正忙，
我却闲；我忙时，别人闲，也会抱膝看
青山？

看一抺青山，就是看一幅画，画里
有黄的、绿的树叶，尤其到了秋冬，经历
霜染，层林像被泼了颜料，色彩斑斓。

得选一个好角度，四周有山，人在
画 中 住 。 我 去 浙 江 丽 水 ，有 个 朋 友
的亲戚家，四周就有这样的风景，山
间有一小块盆地，日头出处是山，山
不 高 ，如 屏 ，房 前 屋 后 植 橘 ，那 个 下
午 ，我 坐 在 绿 树 黄 橘 间 ，一 长 凳 上 ，
抱膝看山。

找一节旧台阶，细细打量。巧的
是 ，有 年 深 秋 ，在 暮 色 苍 茫 的 傍 晚 ，
在 皖 南 徽 州 ，一 个 名 叫“ 屏 山 ”的 古
村，坐在一户老宅门前，抱膝看四周
的风景，一只只红灯笼亮起来了，远
处 山 色 朦 胧 ，在 古 村 盘 亘 、小 坐 良
久 ，我 放 下 膝 ，在 一 片 流 泉 淙 淙 声
中，依依离开。

不要以为，抱膝看屏山是个闲淡
人，有时候，那些很忙很忙的人，也会
抽出空来，坐临窗的酒店里，抱膝看
街上的人，有时候，他会看到两个人，
如同两只鸟，一前一后地走着，在尘
世里奔波。

那些写字楼里的成功姿势，更多
的不是抱膝，而是抱臂，我在纸媒上看
到一个熟悉的老板，谈他的事业和人
生，旁边配一图，他站在窗口抱臂，若
有所思。

成功的人是抱臂，散淡的人是抱膝。
抱膝，它一定是清闲，有小人物的

安逸满足状。这让我想起两年前的秋
天，我到山中赏景，走了很远的路，走
累了，瘫坐在山涧的一大石头上，抱着
膝，想吃山中老熟的玉米。

抱膝看风景，看累了就想吃东西，
于是手被腾出来，眼睛在观赏。抱臂
的人是想得很多，抱膝的人干脆什么
都不想。或者说，是有钱的人，抱臂；
没钱的人，抱膝。

抱膝，是人的两只手，紧紧抱着膝
盖，而让身体前倾，胸和膝离得很近，
有某种安全感。

我认识的蹬三轮的张二爹，闲暇
时，坐在车上等客，也是蜷缩着身体，在
路边抱膝，他当然看不到如屏青山，看
到的是熙攘的人群，各种各样的表情，
从他面前匆匆经过。张二爹将手抱在
膝盖上，他这是临阵出发前的准备动
作，也像长跑运动员在等待发令枪响。
他弯着腰，抱着膝，代表着中场休息。

也有几个老头儿抱着膝倚着墙，
打瞌睡。老头儿看人时，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静坐在一角，双手抱着膝，看远
处如屏青山，山也看着我，它会认识一
个远道而来、静静看着它的人吗？其
实，在张恨水的书中，女主人冷清秋，
抱膝看屏山，并不是赏风景，她是在垂
帘处，回望来时路，在小楼参佛诵经，
以青山为镜，顿悟一生。

今天，你读书了吗？这周，你读了什么书？你
多久没有读书了？

在行色匆匆中，你是否连问问自己的时间都
没有了，或者说读书，早已遗忘在你日常的语境
中了。更多时候，我们关心和关注的是工资涨了
没有、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何时才能升职等诸如
此类的大事。就在昨晚，我的几个二十年没有见
面的学生请老师吃饭时，无法掩饰的是我们彼此
晤面的喜悦和他们成家立业的兴奋，面对一桌子
学生对老师深表感谢的饕餮盛宴与佳酿美酒，我
听得最多的是孩子们如数家珍般成长不易的故
事和今天拨云见日的得意。不可否认，我作为一
名曾经教过他们的小学老师，看到他们如今出色
的“表现”，我无比欣慰；无可厚非，我不能拿他们
是否还有读书的“需求”去要求或者提醒他们，至
少在当时我不能拿“读书的话题”扫他们的兴，毕
竟他们已经成为我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

那一刻，我们早已遗忘了读书这件事。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人——杜甫，想起了他

的一首诗和他彼时的“常态”：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的意思，我不必赘述。但我们不难看

出，当诗人得知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失地时那无比
喜悦的心情。而最令我难忘的，是“伴随”诗人“泪
满裳”“喜欲狂”的“漫卷诗书”。我们可以想象，当

诗人获知捷报前，在干什么？——慢读诗书。也
许当时诗人并没有伏案读书，而当他明白终于可
以“便下襄阳向洛阳”“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急忙收
拾行囊，却不忘“漫卷诗书”——不能把诗书落下
呀——携妻牵子回家去。

无论怎样，诗书都是杜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事情。

我们不是诗人，可我们仍然不能丢掉读书。
读书，可以用来推动工作。不论从社会的飞

速发展，还是从工作需要来看，我们都得去读书，
去学习，去思考——人不读书，犹如夜行（韩愈
语），要想真正找到工作的方向，或者创造性地去
工作，除却脚踏实地的苦干，还必须有读书后博采
众长的巧干。把握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我们需要
读书，在研读中把政策悟透，在思考中把要求吃
透；掌握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我们需要读书，在读
书中寻找创新的方法，在读书中感悟实施的技
巧。在工作中，真正无师自通的捷径就是读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语）。其实，当我们工作感到无序与迷茫时，好好
地读读书，就一定能找到道路的出口和思想的通
道。现在的人，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自我的能力恐
慌，面对上级领导对工作更高的要求，往往会产生
无所适从、无法下手的思维真空，就是因为当实践
出现短腿时，思考却长期被钙化，缺少了从读书中
获取多样化给养的补充与疏导。什么时候我们都
不能忘了，读书才是我们进步的阶梯，才能推动工
作再上新台阶。

读书，可以用来涵养身心。“三日不读书，对镜
觉面目可憎”（黄庭坚语），“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
诗书气自华”（苏轼语），从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不难
看出，读书对于我们涵养身心是多么重要。可以
肯定，一个被诗书长期浸润的人，该是怎样一个光
彩照人、气象不俗的人。其实，在工作忙碌的行色
匆匆中，在名利纠缠的风尘滚滚中，在两难掣肘的
举步踟蹰中，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且放慢脚
步，或读一篇清风晓月的散文，或读一段醍醐灌顶
的哲思，或读一首意境悠远的诗歌……歇一歇脚
步，息一息浮躁，静一静身心，让一颗坚如钢铁的
心温软下来，让一己干涸的身躯充盈起来，让一缕
明亮的阳光照射过来，可能先前久思不得其解的
问题，有了破解的途径；也许长久郁结难化的块
垒，有了冰释的源泉。读书，会使一个人的身体安
静，心底空灵；读书，会给一个人无穷的力量，使之
内心变得更强大。

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当你真正坐
下来认真去捧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会越发感到自
己的知识是多么匮乏、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盲从、
自己的思想是多么贫瘠。放心吧，每一次悦读之
后，你的周身一定有一种大病初愈的快感；因为
当你每读一本书之后，无形中你的知识已经增加
了厚度、行为裹挟了力度、思想挖掘了深度。

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在你的人生
每一步成长中不仅需要有势如破竹的锐度，也需
要有化为绕指柔的温度。而书，所给你的，正是
你终身所需要的。

“迷因”一词最初出现在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
因》一书中，苏珊·布莱克摩尔、理查德·布罗迪等人更是试
图建立一门完整的学问——迷因学，对迷因的含义和运
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著名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
也将其运用到认知科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提出了一些
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随着严肃性的丧失，“迷因”一词在学术领域渐渐走
投无路。不过，大众对它的泛化使用却重新为它注入了
活力，迷因概念天然地与互联网相关，它能有效解释日
常生活的互联网事件，也能就互联网经济中的很多现象
做出解释。与网络现象的结合使“迷因”成为一种流行
用法。关于“网络迷因”的网站层出不穷，有人甚至直接
把“迷因”翻译成“梗”或“包袱”。科学的严密性和学术
的规范性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迷因能帮我们很好地把握
这个时代，那么，即使它是文学的隐喻也无妨。

《迷因效应》一书正是对迷因学在政治、经济、社会、
生活、科技、文化等各领域表现的生动描画。它用一种
倒立的姿态，为我们呈现了互联网、商业和人类社会的
另一种未来，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超乎想象的时代图景。

俗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意思是说五岳包含了天下所有山的特点，而黄山
又包含五岳的特点。自从我到了蝴蝶谷后，对待
这句话便不敢苟同了。

我曾游过泰山、黄山等名山大川，蝴蝶谷与之相
比，缺少的是浮躁与喧嚣，有的只是摄人魂魄的自然
美。我们采风团去的那天，天公不作美，云雾缭绕，
仿佛置身仙境。当地一位领导开玩笑地说，文曲星
下凡了，可得给蝴蝶谷好好写一写。这话，似乎有点
对蝴蝶谷的景色不自信。大多景点，都是从山下往
山上走，蝴蝶谷刚好相反，是从山上往山下走。蝴蝶
谷好像没有主峰，又处处都是主峰，这正是她的含蓄
所在，神奇所在。站在观景台上，透过云雾，极目远
眺，峰峦，深谷，峭壁，奇树，仿佛披着轻纱的曼妙少
女，神秘莫测，时隐时现。新修的旅游公路，宽阔，平
整，像飘带似的，时而挂上山脊，时而落入谷底，时而
钻进树林，时而缠在山腰，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
觉。不时有各种小轿车、摩托车从身边“日”地声来
了，“日”地声去了。走到公路尽头，我们泊好车，沿
着林间小道缓缓前行。

蝴蝶谷，一个极富有诗意的名字。“谷”前冠以
“蝴蝶”，应该有很多蝴蝶吧？可能错过了春天和夏
天，看不到一只蝴蝶。正是深秋时节，蝴蝶谷的色

彩不是单一的，除了热烈的红叶，还有层层叠叠的
淡绿、鹅黄、橘黄、浅褐、深褐以及淡紫，那是一种层
林尽染的风采，是什么语言都难以描述的。最震撼
人的是那红叶，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一串串，一
丛丛，红得磅礴，红得精深，如霞似火，万千姿态，令
人唏嘘惊叹，油然而生爱怜。细加观察，可以看出
这些红叶也是有区别的，浅红的、深红的、红黄相间
的、红紫夹杂的，等等。其实，这些植物也不是单一
的，除了黄栌外，有红叶石楠、红叶李、红枫、槭树、
栎树、红瑞木、爬墙虎等。使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
一片来，触摸一下，嗅嗅她的芬芳，在这样的天气，
那些叶子上又爬着轻盈的露珠，让人不忍去碰她，
只得拿出手机照了又照。地被红叶遮掩，道被红叶
铺就，水被红叶浸染。怕是最出色的画家用最好的
宣纸，也画不出这么好的作品来。置身这样的环境
中，真是一种醉人的享受。

山势曲曲弯弯，山道七拐八扭，使人如进迷
宫。走到一悬崖处，本以为没路了，略一转身，一条

新的小路出现在脚下。不时有红叶悄没声息如彩
蝶般在眼前飞舞，似乎在给我们招手示意。空山不
见人，但闻人语声。看不见其他游客，却能依稀听
到他们朗朗的谈笑声。“你好！”我隔空大声打了个
招呼，马上收到一连串的“你好”，不是山谷的回声，
是多个游客的热情回应。紧接着，只听有人高声唱
道：“秋风到，果儿鲜，红叶俏，走了一道又一道，处
处都是新风貌；秋风到，车儿跑，人欢笑，过了一村
又一村，南岭的变化真不小！真不小！”

偶尔见到潺潺的小溪，那么细小，那么清澈，掬
可为饮，照可为镜。尽管前面有石块挡道，有树木
阻拦，但是她会从容面对，跨过去，绕过去，目标
只有一个，就是向前，向前。在她面前，人们会感
到她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执着以及发自灵魂深处
的呼唤。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小溪的精神，生活中
的困难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呈现在眼前的
大圣庙、龙王庙、天主教堂等古老建筑，又给人无
尽的遐思：这里曾有过怎样的传说？这里曾发生

过怎样的故事？大地无言，高山不语。其实这样更
好，没有答案，任凭你天马行空地想象去吧。“御床
一线天”“ 过风洞”“ 双垅塘”“ 龙潭坝”等景点又让
人流连忘返，感受的是不凡和不俗，领略到的是诗
意的美丽。

夜幕降临，小雨淅沥。我们一行夜宿一农家乐
——“咱家饭店”。因为此行是采风，是带有任务来
的。我心里一直期待着同行的文友对蝴蝶谷的描
述，希望通过他们的描述，获得对蝴蝶谷更多的了
解。没有人明白地去描述，只是含糊其辞地说，美
啊，美啊。我忽然明白，蝴蝶谷的美丽是无法用语
言来形容的，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像泰山、黄山那样
被天下更多的人知道。但是，蝴蝶谷不因受人冷落
而落寞，不因无人关注而颓废，春天，依旧山花烂
漫；夏天，依旧群峰争翠；秋天，层林默默尽染；冬
天，瑞雪降临，怕是依旧银装素裹吧？！这不正是人
们追求的“云卷云舒，去留无意；花开花落，宠辱不
惊”的境界吗？在农家乐玻璃装修的房子里，我们
几个人在金银花茶、玉米粥、天然野菜、山葡萄酒的
滋润下，醉了，真醉了。

那 天 晚 上 ，伴 着 淅 沥 的 小 雨 我 很 快 进 入 梦
乡。在梦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
舞在蝴蝶谷。

《迷因效应》
路姜波


